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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（如 P.F Strawson 及 Paul Guyer）亦著力批評物自身概念在康德哲學系統中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參考迪特・亨利希（Dieter Henrich），《康德與黑格爾之間 : 德國觀念論講演錄》。頁 102-103。 
3 筆者參考了 Frederick C. Beiser，“German idealism : the struggle against subjectivism”費希特部份
第三章“Criticism versus Dogmatism”，頁 206-272，及黑格爾在《精神現象學》中的導言部份，
頁 51-53。黑格言在有關部份不指名道姓而批評康德哲學的真理觀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即，牟宗三不是以物自身作為認識活動過程的源頭。辨清牟宗三場的解讀前提，是重要的。
我們在下一節會從“超越的對象＝ｘ”一詞再涉及這一點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源（the essential unity of pure knowledge）收歸於“概念底分解”之下。即，康德乃是以知性收攝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4 康德在兩版的「超越的推述」中，他強調只有通過範疇底統一活動，「對象」才能被給予。另
外，這個構成「對象」的統一活動，它須依從於一定的先驗條件，這就是康德所謂「經驗一般
底可能性之條件同時亦是經驗底對象之所可能的條件。」（可參考 A115 或 A158）總言之，「對
象」不是原初地、現成地被給予的，它是依從一定的條件而被構成的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0 《純粹理性批判》之範疇表中其中一個質範疇。 
41 我們在上面反覆申說所謂對「現象底整體結構」之領會。此所謂「領會」，筆者理解，這亦是
海德格在《康德書》中所說的「對(大寫的)存在之基本領會」(The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（A247 / B303-30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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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3)「關於感性之主張同時亦即關於消極義的智思物之主張…」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B306 - 307) 
(d2)「如是，我們的知性之純粹概念在關於這些智思物方面是否有意義，
因而亦就是說，是否能是『知道它們』底一種道路，這問題便發生。」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5 比如說眼前一支筆，它只是物質材料的聚合，是我們用語言概念稱它為“一”支筆。 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7 見《現象與物自身》頁 219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71 見《現象與物自身》頁 133。 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3 海德格以“淵源”表述“超越的想像”；以“它是一個無”表述“純粹地帶”。見海德格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0 見《現象與物自身》四章六點一節“時空是屬於心之主觀建構──由超越的想像而形構成”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然、或然、必然之程態規模。 
83 見《現象與物自身》頁 226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5 見《現象與物自身》頁 227-232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7 一方面在產生，一方面在迎接。 
88 見《現象與身自身》六章六節，有關“執念所關聯到的對象”之論述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0 見海德格《康德書》（中文版），頁 89-90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6 這觀點源於康德的《遺稿》，海德格在其《康德書》亦引用之，牟宗三在《現象與物自身》的
第一章引用之。 
97 見《現象與物自身》頁 17。另外，相類之表述亦見於頁 168-169 
98 見《現象與物自身》頁 131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9 見《現象與物自身》頁 438-439。 
110 這是唐君毅在《中國哲學原論－原教篇》對王陽明的良知之是非之用的陳述。筆者亦參考了
唐先生的觀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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